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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陵县思聪街道龙溪村上陇岩上组有一座天

然溶洞，俗称“小岩”。小岩之内有一座明代古墓，

这是明代茶陵高僧普德禅师的坟墓，也是迄今为

止株洲境内发现的唯一一座洞穴葬竖坑高僧墓。

高僧往事
从大陇油榨组出发，沿龙山右侧南坡山路而

上约五分钟车程，在山腰向阳坡岩壁下，你可以看

到一座洞口约五丈见方的大溶洞。熟悉这座溶洞

的人介绍说，这座溶洞叫大岩，现在，当地人叫它

玄仙洞；有道士在洞中修行。走近大岩，只见四大

天王塑像肃立洞口，佛教、道教神像端坐洞中神龛

上，岩洞幽深宽广，石钟乳等石灰岩溶洞沉淀物散

布在洞顶、洞壁，或倒挂，或挺立，如滴泉，如石臼，

如楹柱，千姿百态。

作为民间宗教活动场所，大岩的历史可以追

溯到明嘉靖年间（1522—1546 年）。当年，这里是

明代高僧普德禅师修行弘法之地。

在茶陵《谭氏族谱》的记载与大陇耆老的叙

述中，普德禅师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大德高

僧：他是书堂村谭正沧的儿子，俗名天容。相传，

谭天容出生后，常常啼哭不止。对此，父母束手无

策，久而久之，不由得心生烦恼。有一天，一位路

过的云游僧人抱起哇哇大哭的谭天容，一边摩挲

他的头顶，一边微笑着在他耳边说：“莫叫！莫叫！

曾 记 鹊 桥 发 笑 否 ？我 今 为 汝 点 破 ，汝 可 安 眠

矣。”——老朋友，你还记得你在鹊桥边对我微微

一笑之事吗？今天，我与你有缘相见，说破旧时因

缘，你就不要再使性子哭闹吧。据说，从此以后，

谭天容不再啼哭。

幼年时，谭天容父母双亡，一时间，谭天容陷

入困顿之中。在遭遇种种苦难之后，谭天容决定皈

依佛门。《谭氏族谱》记载说，皈依佛教之后，谭天

容隐居在大岩修行。在大岩潜修的谭天容“习佛释

书，故易名‘普德’。然习虽释，或劝之落发，辄谢

却。嗜义乐善，以故缙绅名其号为‘洞虚’云”——

谭天容取法名为“普德”。与其他僧人不同，普德禅

师并没有按戒律要求剃去头发，即使有人婉言相

劝也坚持要蓄一头长发。普德禅师一心向佛，乐善

好施，赢得了远近信众的尊重，当地乡绅雅称他为

“洞虚”，以此表示褒奖。

万历九年（1581年）秋，普德禅师在大岩圆寂。

他的法嗣将他安葬在大岩西面约五百米远的一

处溶洞——小岩。普德禅师圆寂当天，天空中突

然飞来一对仙鹤，仙鹤盘旋在大岩上空，高声哀

鸣，直到普德禅师下葬三天期满才悄然离去。

在龙溪民间，至今还能听到与安葬普德禅师有

关的俗语：“大岩死，小岩埋，瓜壶岩里烧灵牌。”意

思是说，当年，普德禅师在大岩圆寂，人们在大陇瓜

壶岩为他举行追思法会，然后，将他安葬在小岩。

今昔风景

四百多年过去了。现在，如果你有兴趣到小

岩一游的话，你还可以看到隐身洞中的普德禅师

坟墓：洞口是一座由条石垒砌而成的简易大门，

“大门”左侧竖立着一块青石质地的圆首神道碑，

碑上镌刻的字迹清晰可见——碑额由右而左横

刻着“谭公之墓”数字，碑额之下竖刻的上款、碑

文、下款依次是“孝徒谭 X”“明故受戒大禅师讳普

德号洞虚上人之墓”“万历辛巳仲秋月朔之吉旦

立”。如果细心的话，在“大门”外约一米的地面

上，你还可以看到一个残存的础，还有残存的青

砖和青砖构件，这些残迹提示，当年，“大门”口可

能有一座青砖牌坊或者神道阙的。

洞中的普德禅师墓地上部分由三合土夯筑而

成，墓堆形如一个高约 0.5米的规则半圆球，墓顶

正中安放的同质宝珠顶与墓身浑然一体，不见丝

毫缝隙；墓堆周围的墓墙高约 0.3米，宛若摆放在

墓堆周围的一个戒箍。墓堆前有两个残存的麻石

质地柱形碑座，与墓堆后面的同质残存碑座成等

边三角形点缀在墓堆之前、墓墙之后。据熟悉传统

墓葬形制的人推测，当年，墓堆后面碑座上安放的

可能是墓碑，至于墓堆前面碑座上安放的，则很可

能是墓地对联。但在当地人讲述中，这两个碑座安

放的是风碑、雨碑，这是小岩中的两个法宝：摇动

风碑，洞外狂风大作，摇动雨碑，洞外大雨滂沱。

令人遗憾的是，这座存世四百多年的古墓已

经遭遇盗墓贼的侵扰，从盗洞口看去，可以清晰

地看到墓堆下面的墓穴，这是一个由麻石拼砌而

成的竖坑墓穴。

《茶陵州志》记载，早在南朝梁天监二年（503

年）佛教就传入了茶陵。从南朝梁开始到同治九年

（1870 年），一千多年之间，茶陵先后出现了萧禅

和、慧勇、文郁（又叫“茶陵郁”）、白云守端、知休、

中道、见庵等大德高僧。奇怪的是，翻阅《茶陵州

志》，我们却找不到与普德禅师有关的任何记载。

按汉传佛教仪轨规定，僧尼圆寂之后，多是火化

（行话叫“荼毗”）后入土安葬，地上树坟或者立塔，像

普德禅师一样在岩洞中入葬树坟的，实属罕见。

小岩，与高僧有关的
风景与往事

段立新

“簋”是个生僻字。北京有簋街，为著名的美食一条街，在其

蜚声国内外之前，外人到此，难免会对路牌上的“簋”字犯上一阵

嘀咕，拿不准究竟念啥。

其实，在古时，“簋”是个常用字，音 gui，上声，特指古时中国

用于盛放煮熟饭食的青铜制器皿，相当于我们现在使用的大海

碗，形制一般为圆口、双耳，后演化为祭祀或宴饮时所用礼器，通

常以偶数组合与以奇数组合的列鼎配合使用，如《周礼》中所记，

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

在株洲市博物馆内，藏有一件这样的铜簋，敞口平沿，鼓腹下

垂，腹两侧置龙首形环耳，耳下有饵，矮圈足，方形器座，形制与

1976年陕西临潼零口出土的西周武王利簋相同，文物专家据此判

定，此簋的年代应与利簋同时或稍晚，亦属西周早中期作品。

据《株洲文物考古文集》载，此簋之入藏颇具戏剧性，起先是

1976年冬，原株洲县（现渌口区）南阳桥乡铁西村某村民在本村

河边修堤时发现一大坨锈迹斑斑的废铜，村民无见识，次日便将

其卖给了废品回购站，收购站将之送往县里的废旧回收公司的

仓库，多年来一直在仓库里不见天日。直到 1984年 3月才由当时

的县文化局派人拣选收回，参与收回工作的文物工作者饶泽民

老师曾撰文回忆道：“株洲市四区四县有上百个废旧收购站。

每星期一次将废品集中在湘江、渌江两河交汇的一个废铜仓

库里，这里收集了堆积如山的金属碎块。上世纪 80 年代，我在

一次与朋友的串门之中走到了废铜堆上，因职业的原因，我的目

光被那古朴独特的纹饰所吸引，心跳随之加快，是一块三千年以

前的器物残片！经继续查找、拼接，发现这是一件珍贵的西周方

座铜簋……”

也亏得饶泽民老师这次的无意串门，意外将这件珍贵的西

周铜簋收入博物馆馆藏，不然，铜簋也将和别的废铜烂铁一样，

早晚炼化成汁，再行锻造，再也找不到一丝在世存在过的印记。

簋之形制最早是盛放食物之器皿，其后才逐渐发展成与鼎

搭配出现的或祭祀或宴饮用礼器，尤为特别的是，株洲博物馆馆

藏的这件方座铜簋，纹饰精美之外，器内壁并铸有“作宝尊彝”四

字，显见是为祭祀性礼器使用，而非日常盛放食物之生活器皿。

相比中原地区高度发达的奴隶制文明而言，商周时期长江以南

的大部分区域还只是松散的部落联盟，日常多与大自然进行斗

争，还来不及形成阶层分明的等级制度，用作区分等级高低的

鼎、簋之类的礼器也无存在的必要。但是，随着中原地区政治斗

争的日趋血腥和扩大，有部分失势贵族转而向更为广袤荒蛮的

长江以南地区徙居，带来中原地区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的同时，亦

将等级森严的礼制搬到自己的徙居之地，并进而影响周边的土

著聚居群落，据《株洲文物考古文集》记，株洲市文物局专家曾

对渌湘交汇区域出土的青铜器进行梳理，发现这些器物

主要沿湘江右岸和湘、渌两水夹角地带成现状分布，这

证明这里土地肥沃，又处交通要道，人口有了一定的

密布，农业和手工艺生产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

准，阶层和阶级的分野已经有了明显迹象，鼎、簋

之类的礼器出现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回到株洲博物馆馆藏的这方险些被送进熔

铸炉的西周铜簋，当年的文物工作者在打探到

此物最初的发现地点后，曾对发现地点进行二

次发掘，未见其他器物，文物工作者判定应属于

窖藏物，而非像中原地区所出土类似青铜器皿那

样多出于墓葬之地。对此，有学者认为，此簋应该

是某次祭祀之后的埋藏物，簋之形制并纹饰是典

型的中原产物，其主人可能是通过战争、交换、族

群迁移等方式将铜簋带入南方，将其单个埋藏又属

于典型的越人埋葬青铜器方式，正可见其时中原文明

与本土越文明的相互融合。当然，这也仅仅只是一个其中

的一个猜测，还需更多的出土文物来佐证。

不论这件“身世”离奇的铜簋还有多少未解之谜，但铜簋之

精美却是毋庸置疑的，资料载，铜簋发现的当年，就被调往北京

参加全国拣选文物精品展，次年又与著名的班簋、四羊方尊、醴

陵象尊、宁乡“铙王”一道远赴欧洲，向世界展示中华灿烂辉煌的

古代文明……就在笔者写下这些文字的同时，这方铜簋仍被借

展在湖南省博物馆，预计九、十月份“回家”，届时，读者诸君可去

株洲市博物馆一睹其芳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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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的一端连着城市，另外一端，通向梦里。中间

线上停着一个村子，名字叫高路。随我，四处走走，让

你珍珠般的翅膀徐徐展开……”炎陵船形乡高路村本

土诗人苏宏深情地召唤着我前往。

高路入云端。这不仅仅是一句诗，更是高路村村

路的写照。从船形乡政府所在地起步，便开始上山。仰

望山顶，云蒸雾绕，山路蜿蜒曲折，像一条玉带盘缠于

腰际，飘然起伏。车子缓慢向上攀爬，一会便喘着粗

气。我曾行走过湖北恩施太阳河境内的“十八拐”公

路，惊叹其险峻与刺激，与眼前的高路比，却不知少了

多少“拐”。好在车窗外不单调。路边的野花全开了，有

黄的，有红的，有粉的……形成一条长长的五颜六色

的地毯。我真想弃车步行，呼吸着暗香浮动的山间空

气，观赏那摇曳多姿的花草树木，聆听林间百鸟的婉

转吟唱。

随行的村干部告诉我，高路村振兴是从筑路开始

的。原先的高路坡陡、狭窄，且是泥石路，遇到雨雪天，

里面的人下不来，外面的人上不去，村子就这样被大

山阻隔。后来修了水泥路，但由于资金原因，路不宽，

会车不便，防护不力，险处重重。近几年帮扶工作队驻

村后，才有了今天的高路。

车终于爬上山顶，两边雾气即刻涌到身边，行车

犹如大海里行舟，只是没有那种剧烈的颠簸感。我在

想，该下山了，再拐上几十拐便会到村子。孰料，车子

仅溜下一个长坡，便是村头。

下车张望，令我大吃一惊，只见村子的尽头依然

是重重叠叠连绵不断的山峰，两旁则是冈峦耸立，山

峰青得像透明的水晶。真是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

不临深谷，不知地之厚也。

村子是由一条长长的山谷组成，村舍零星地缀在

谷带上。高路村不大，百多户人家，全部散居在 650米

至 800 米高的山头。这里曾是一个深度贫困村。帮扶

队来了后，高路人才开启了发展经济，振兴乡村之路。

先是村里筹集资金 100多万元，男女老少齐上阵，拓宽

硬化村组道路、装路灯、改农电网、启动安全饮水工

程、打造文化广场，一连串大动作，村子有了日新月异

的变化。尔后，村里又通过公司加农户模式，采取土地

流转与土地托管的方式，发展高山水稻蔬菜种植。尤

其在泉水的源头种植的黑米，香糯软甜且富有营养，

包装后价值不菲。村民们在公司上班每月拿着 1000多

元工资，田地拿着每亩 200元租金以及年底公司的分

红，日子开始红火起来。仅几年光景，这个曾被大山阻

隔、村民背井离乡的深度贫困村，一个华丽转身，变得

人心齐了、景色美了、腰包鼓了。

晨曦，我漫步在村间小道，两岸青山阵列，飞鸟刺

破苍穹；脚下小溪奔流而来，泉水叮当，叩响山谷。遥

望远处，有着传奇故事的金紫峰峰顶如一朵闪闪发光

的雪莲，无须任何多余的装饰，本身就是大自然一个

绝佳的奇迹。

高路村风物秀美，白天有日景可观，晚上有夜景

可赏，村民们不负大自然的恩赐，又开始搞起了旅游

休闲项目，这便是独具高路特色的《山里·我家》——

他们把农田整理成片，把村组道路注入文化元素，将

一个废弃的烧瓦窑，盖上木质雨棚，用砖砌成围炉茶

座，用怪石雕刻出十二生肖图案，把鹅卵石镶嵌于清

澈的沟渠里，再在屋前左右以竹筒装饰……一个农耕

文化的体验式教育基地破茧而出。

要么读书，要么旅行。身体和心灵总有一个在路

上。秉承这一理念，《山里·我家》不只于游，而是集修

身、读书、饮茶、农耕、讲学、交友于一体。它是一个让

人简单、自然生活的地方。在这里所有活动都不作刻

意安排，而是随时序的流转，让你品尝大山里的春夏

秋冬；在极简的动与静之间，磨炼意志，净化心灵，修

复生命状态。有游客欣喜地写道：“午后，风暖暖的，掬

一捧美丽的金鸡菊轻触鼻尖，顿感淡淡的清香荡漾在

心头。有风，有花起舞的日子，静听生命的律动，美

丽岁月的从容。”

黄昏，移步《山里·我家》，当我的目

光掠过那一栋栋红墙碧瓦的民宿，以

及民宿前微波碎月的水池，心头即

刻升腾起一股温柔而凄怆的美

丽，尘封已久的记忆像浮雕一

样涌现在眼前 ：我穿越到童

年，和前来参加夏令营小伙伴

们一道，抓知了，捉泥鳅，打

水仗，把天真与顽皮挥洒到

极致。我在想，万物皆有灵，

心诚事便成。聪慧的高路人

不乏机巧浪漫：原本破烂的

木门，伴以画图，就有了机趣；

丑陋平庸的石级覆以青苔，就

有了灵性；庭院深深，安放风

车、水车，便有了古意，有了乡土

之气。

我坚信高路人凭着灵气与坚韧，

这个云端上的村子明天的模样会更加俊

俏，香甜的日子将时间与空间无限延伸，直至

幸福万年长。

云端上的高路村
陈易帜

文物名：西周兽面纹铜簋

年代：西周

出土年代：1976 年

出土地点：株洲县（现渌口区）南阳桥乡

规制：口径 22 厘米，底座长 20 厘米、宽 19 厘米，通

高 26厘米，重 4.25千克

馆藏地：株洲市博物馆

隐身小岩中的普德禅师墓（郑安戈拍摄）。

小岩“门口”的圆首神道碑（郑安戈拍摄）。

《《山里山里··我家我家》》的民宿的民宿。。

晨曦下的金紫峰晨曦下的金紫峰。。


